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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生活

被称为延安“边区工业之父”的沈

鸿，早年在上海创办了“利用”五金厂 ,

专门生产各种民用锁。 上海沦陷后，他

将厂子迁到武汉。 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

听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范长江介

绍陕甘宁边区情况的演讲，同时他又阅

读了斯诺撰写的《西行漫记》，便对延安

产生了向往。 于是, 沈鸿把厂子迁到了

延安。此后，沈鸿以他带来的 10 部机器

为“母机”,为边区制造出了油墨机、造

纸机、 制药厂的压片机等各种机器设

备。 在他的帮助下，到 1944年, 陕甘宁

边区已有 103家各类工厂, 相当于原有

的 25 倍。

沈鸿的到来，使边区不仅拥有了轻

工业工厂, 而且拥有像机器制造、军工、

冶炼、化工等重工业工厂。 毛泽东主席

这样评价他：“有工业家沈鸿先生自愿

以其私有的 10 部机器迁来边区, 为八

路军服务, 沈先生亦来边区工作。 从这

时起, 又有许多科学技术人员先后来边

区工作, 使得边区聚集了一批科学技术

人才, 作出建立工业的指导力量。 ”

王光英早年就倾向革命。 1944年，

他与友人合办天津近代化工厂，试制成

功了一种高纯度硫化青染料。他知道解

放区条件困难，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将这

种染料运往解放区供土布染色用。为了

躲避敌人的搜查，他的装潢设计别出心

裁：罐上的商标当中是个凹凸交叉的十

字形， 十字隔成的四块空处有 T.M.C.C

四个英文字母（是天津近代化学厂英文

译名的第一个字母）， 周围加一个盾形

的框。这个商标很像一具欧洲古代战士

用的盾牌，敌人还以为是外国货。同时，

王光英还向解放区大量运送医用橡皮

膏，大大支援了解放区的斗争。

没有人把当时的企业家作为主角

来系统地统计他们曾经为抗战作出的

贡献与牺牲。但请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

字吧：陈嘉庚、卢作孚、荣氏家族、王光

英、胡厥文、胡子昂、古耕虞、穆藕初、沈

鸿、杜月笙、虞洽卿、陈光甫、刘鸿生、胡

仲实、竺梅先、穆易……

民族企业家为抗战捐物捐躯

70 年弹指一挥间。70 年沧海成

桑田。

70 年前， 从 1937 年 7 月 7 日

卢沟桥事变开启全面抗战，到 1945

年 8 月 14 日八路军收复山东东阿

县城，在绵延 8 年的烽火岁月里，有

据可考的重大会战， 就达 33 次之

多，其中，淞沪会战、娘子关战役、平

型关战役、忻口战役、台儿庄战役、

武汉会战、长沙会战、百团大战、黄

土岭之战、五原大捷、中条山会战、

雪峰山战役、 桂南会战……莫说喊杀

声渐远，侧耳犹闻马萧萧。

70 年过去了，世界正朝着当时的

理想改变。 自世界第一台通用电子计

算机面世，到今天全球超过 20 亿部智

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相互联结成网“地

球村”越来越小，互联互通呈热火朝天

之势。 在中国， 当年被鲜血染红的土

地，如今也都开满了和平的鲜花。《中国

企业报》 记者通过梳理发现，70 年前许

多被战火洗礼过的地方， 今天乘着改革

开放的东风，成了投资开发的热土。

陕甘宁革命老区， 前身是中共在土

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的一块红色革命根

据地。 它既是党中央和红军长征的一个

落脚点， 同时也是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

的出发点。如今按照《陕甘宁革命老区振

兴规划》，老区将建成黄土高原生态文明

示范区、国家重要能源化工基地、国家重

点红色旅游区。 按规划，到 2015 年,这里

将初步建成国家能源化工基地,另外，农产

品加工业、红色文化产业、旅游业等特色

产业初具规模。

被誉为 " 中华民族扬威不屈之地 " 的

台儿庄，曾因 1938 年春的台儿庄大捷，使

台儿庄成为中国抗战史上的名城。 今天，

在这座名城的西北部的台儿庄经济开发

区，多年前就被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

级开发区，在全省 147 家省级开发区发展

综合评价中，台儿庄经济开发区发展效益

位居全省第二位， 居西部 79 家开发区之

首。

与台儿庄经济开发区毗邻的临沂经

济技术开发区，现在已经成为全国革命老

区第一家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但在 70

年前，沂蒙山区是日本在山东战场上“扫

荡”、“蚕食”和“封锁”的重点地区 ,发生在

这里的临沂保卫战， 让这里的每一寸土

地，都弥漫着焦土的味道。

作为“抗战第一大捷”的平型关战役，

是太原会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今，京原

铁路、公路顺沟通过，昔日危岩突起的战

场，今天已成为交通要道和发展重镇。

在不胜枚举的战役中，由共产党部队

发动的最大规模的对日作战，毫无疑问是

“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战线跨越今天的河

北、山西等地，但就其纪念碑所在地山西

阳泉市来说，该市立足山城实际，变“荒

山”为“宝地”，该地的阳泉开发区，虽说面

积不大，基础不强，但就在这样一个小区

域内， 在这样一个很弱的经济基础之上，

通过短短十余年的时间，开发区却在阳泉

演绎出一个荒山换新姿、 经济变新貌、城

市展新颜的“神话”故事。

抗日硝烟终远去，流芳万古一昆仑。

大大小小的战役， 我们无法尽数列举，但

可以肯定的是，每一块曾经泣血的国土，都沉

淀着华夏儿女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真理，那就

是：发展时不我待，落后就会挨打。也正因为如此，淞

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浙赣会战等战场，抓住长三角

地区深度开发的历史机遇，一马当先领发展之先河；

而武汉会战、长沙会战、枣宜会战、常德会战、湘西会

战等战场所在地，也借助“两型”示范区和长江中游

发展带机遇，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此外，滇缅会战、

桂南会战、兰封会战等“战区”，也在“老区振兴规划”

“边疆开发计划”以及“民族区域发展”等一系列新政

中，获得再发展、再提速的机会。

今天我们回顾历史，不仅仅是为了慎终追远，更

是为了让大家共同守护历史真相， 捍卫和平与发展

的果实，让东方主战场，从此不可战胜。

探寻昔日战场

70年后的

发展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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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珀 郭婕 薛怡然

上世纪二三十

年代，是中国民间资

本历史上的一个黄

金时代。市民社会开

始建立，自由主义经

济盛行， 以此为基

础，中国民间资本在

1936 年达到了一个

巅峰。 然而，1937年

全面抗战爆发， 最好的时代结

束了。

国难当头， 中国的民族企

业家也遭受到了空前的损害与

牺牲。 时至今日，我们仍感慨

70 年前，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岁

月中， 中国的民族企业家们表

现出了非凡的爱国行为与经商

智慧， 他们不仅在逆境中奠基

了中国的现代工业， 也留下了

实业救国的精神。

在上海等沦陷区， 企业家们都坚

决不与日寇合作。 当时著名的“火柴大

王” 刘鸿生， 日寇要他当上海商会会

长，他严词拒绝。“中国唯一的财团”荣

氏兄长荣宗敬身患重病还整日为国忧

虑，他叮嘱后人：“开办工厂不易，你们

千万不要把它们留给日本人……”

范旭东创办的天津永利碱厂和南

京铔厂亚洲一流， 日寇对它们觊觎已

久。 1937 年秋，日寇欲夺取永利碱厂，

其代表刀根几次“拜访” 留守的李烛

尘，大谈“日中亲善”，李烛尘置若罔

闻。 刀根又几次找到范旭东，要求把永

利碱厂“买”下来，范旭东回答：“厂子

我不卖，你要能拿走，就拿走好了。 ”日

寇终于失去耐心。 日军逼近南京前夕，

有意将南京铔厂完整保存下来为其所

用，范旭东断然拒绝：“宁举丧，不受奠

仪！ ”

穆易是上海兴中机器造船厂的总

经理，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 当他

的大学学长、 日本造船局局长重光亲

自登门劝降，不解地问他:“为什么在日

本留过学的中国学生回国后总是要抗

日？ ”穆易正色答道:“日本精神教育向

以忠君爱国为中心，中国民犹存，国犹

在，你是大学教授，教本国学生要忠君

爱国。 如果要我做汉奸，也是你们的耻

辱……。 ”

建国后曾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 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

主席的胡厥文，题写“抗日必胜”这四

个大字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 他当时

忙于抗日救亡活动， 甚至都顾不上理

发和剃须，他表示要“蓄之以记国难，

等赶走了倭寇时再剃”， 人称“美髯

公”。

最著名的“豪言壮语”，莫过于著

名华侨企业家陈嘉庚的那份提案 。

1938 年 12 月陈嘉庚以参政员的身份

提出了“在敌寇未退出国土之前，公务

人员任何人谈和平条件者当以汉奸国

贼论”的提案。 这份电报被誉为古今中

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豪迈言行体现民族气节

从松花江到长江再到珠江，企业家

一直站在对敌战斗的最前线。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 日寇军舰沿

长江紧随其后。 国民政府唯一的选择就

是长江沉船，阻断航道。 1937年 8月和

1938年 4月，国民政府在江阴的鹅鼻嘴

和马当组织了两次沉船， 国营的轮船招

商局和民营的虞洽卿三北轮船公司、杜

月笙的大达公司还有卢作孚的民生公司

及民营的大通公司等都毅然参加。

宽阔的江面上，波涛汹涌，自沉的船

只笛声呜咽，船体倾覆，蔚为悲壮！ 此两

次沉船，招商局轮船损失 40%，三北公司

损失一半，民生公司损失惨重，大达、大

通等公司全数沉没。

日寇“三个月灭亡中国” 的呓语失

灵， 企业家们在这一危机的时刻拯救了

国家！

沉船的同时， 还要抢运众多的人

员、工厂、设备从宜昌向西大撤退，史称

“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卢作孚的民

生公司大小 24艘船承担了 90%以上的

人员和物资运输。 正常情况下，这 10多

万吨的物资需要运输一年的时间。 而当

时，必须在 40天内全部运完。 他们冒着

日机的狂轰滥炸，精心组织，夜间装卸，

白天行船，分段转运。 在此次的战斗中，

他们也付出了重大的牺牲：9只轮船被

炸沉、6只被炸坏， 船员共牺牲 117人，

伤残 76人……

对日寇的另一类作战也让杜月笙

等“另类”人生得到改写。杜月笙是有名

的“流氓头子”、“黑帮头子”，但在国家

危难时，他毫不犹豫地“捐献”出自己大

达公司的所有船只自沉长江。 同时，他

公开反日，避走香港。在那里，他发挥自

己的“流氓”、“黑帮”特长，组织人民行

动委员会，从事收集情报和策划暗杀汉

奸等活动，成功刺杀了大汉奸、日寇任

命的“上海特别市长”傅宗耀和投日的

上海黑帮三巨头之一的张啸林，给当时

的汉奸们以极大震慑。

在抗日的前方后方， 到处都有企

业家的身影， 竺梅先就是其中普通一

员。

“9·18”事变后，竺梅先在上海《申

报》上刊登《告全国同胞书》，要求对日

宣战。“1·28”淞沪会战时，他募集巨款，

相当于购买了一架飞机。他亲赴前线慰

劳十九路军，举办难民收容所，把历年

积存的上百件银器装满一卡车作为救

济难民之用。 为了救治伤员，他两次设

立“国际红十字会伤兵医院”。短短几个

月中，治疗伤员就达 4000多人。

荣氏企业， 因始终抵制日寇遭到

忌恨。 荣家产业聚集于上海和江苏，全

直接参与对日寇前线战斗

损失在所不惜 坚持支前劳军

工厂内迁以后， 重建任务便显得

极为繁重， 又有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的

阻挠更是困难重重。

刘鸿生到重庆后， 时刻准备投资

设厂。 他让儿子刘念智潜回上海，准备

把原有的机器设备偷运到重庆。 刘念

智先是买通了一个日本少将，将共 500

余吨的机器设备从上海偷运了出来。

原计划由越南转运昆明， 但此时越南

成为了日军的囊中之物。 刘念智被迫

又临时决定由香港经缅甸仰光转运重

庆。 然而，由于交通阻塞和国民政府官

僚腐败， 器材运到仰光后滞留了将近

一年，始终无法运回国内。 后来，刘鸿

生又买进了 12 辆美国道奇卡车，准备

自己来运输。 最后， 不仅设备没有运

回，刘念智还在缅甸走进原始森林，九

死一生，方回到重庆。 范旭东的经历可

谓如出一辙。

几乎所有内迁到西部的民营企业

都不复当年的风光。

即使本身就在西部的企业家，同

样也要遭受国民党的“统制”压榨。 但

他们为了抗战，宁愿为之牺牲。 当时已

经成为世界著名“猪鬃大王” 的古耕

虞，接受了国民党政府的统购统销，战

胜重重困难，将其旗下的“虎牌”猪鬃

通过各种途径，源源不断输往美国，换

回宝贵的外汇， 支撑起中国抗战的财

政命脉。

建成边区企业体系

重建工厂自救 力保国家元气

本报将陆续追忆陈嘉庚等人不惜重金支持抗战，共克时艰捍卫正义的人生传奇

数在日军的炮火覆盖之下。 淞沪会战

时，申新五厂、六厂、七厂被战火烧毁，

福新一、三、六厂被日军强占。 日军向

设备最为先进的申新一厂、 八厂投下

了 18 枚炸弹， 当场炸死 70 多人，伤

350多人，荣德生的大儿子荣伟仁险遭

不测。 战事中，荣氏产业三去其二。 面

对惨景，荣家兄弟唯一能做的事情是，

尽量把工人疏散到安全的地带， 把茂

新四厂库存的几万包面粉和数千担小

麦，全部运出来给中国军队做军粮。

有着“一品百姓”之称的虞洽卿，更

是倾其所有。 1945年 4月 26日他因急

性淋巴腺炎去世， 弥留之际还捐献黄

金千两用于抗战，国民政府赠予他“输

财报国”的匾额。

当然了，在此方面最突出的还是要

数陈嘉庚了。 早在 1928年济南惨案发

生后，陈嘉庚就担任“山东惨祸筹赈会”

主席，积极筹款救济难民。 抗日战争全

面爆发后， 陈嘉庚成立了南洋华侨筹

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把

南洋一千多万华侨组织起来。 他带头

筹款，定期汇往祖国，并组织 3000多名

华侨司机、技工回国支援抗日。

在陈嘉庚率领下，1941-1945 年 4

年半期间，共计捐款约 15亿元，几乎相

当于当时国民政府一年的军费。 由于

陈嘉庚对抗战的重大贡献， 毛泽东主

席以“华侨旗帜、民族光辉”誉之。

（作者单位：北京国力基柱企业文化交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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